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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对共同养育的影响：
基于生命史理论

薄密姣  王  挺

江西中医药大学，南昌

摘  要｜目的：在生命史理论视角下，探究母亲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与共同养育的关系，以及成人依恋和婚姻质量

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采用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问卷、亲密关系经历量表、婚姻质量量表和共同养育量表对

492名已婚已育母亲进行调查。结果：（1）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与共同养育、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婚姻质

量显著相关（r=-0.234；r=0.324；r=0.218；r=-0.253，p<0.001）；依恋焦虑、依恋回避与婚姻质量显著

负相关（r=-0.267；r=-0.606，p<0.001），与共同养育显著负相关（r=-0.334；r=-0.659，p<0.001）；

婚姻质量与共同养育显著正相关（r=0.69，p<0.001）；（2）成人依恋（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在童年环境

不可预测性和共同养育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3和-0.06；（3）婚姻质量在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

和共同养育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10和-0.05；（4）成人依恋（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和婚姻质

量在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和共同养育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3和-0.05。结论：母亲童年环境

不可预测性影响共同养育水平，且这种影响可以分别通过成人依恋（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和婚姻质量的单

独中介及链式中介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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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量研究表明共同养育关系对儿童发展有重要影响，这刺激了对共同养育前因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

究［1］。现有研究发现，个体因素、家庭水平因素和家庭外环境因素都会影响共同养育。个体因素如父

母人格特征、依恋模式、情绪调控能力、受教育程度等［2-4］；家庭水平因素如婚姻关系、原生家庭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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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养育等［5，6］；家庭外环境因素如经济压力、工作压力和社会支持等［6］。相关理论如生命史理论、共

同养育生态模型都认为环境因素作为共同养育的远端因素，可以通过影响个体因素和家庭水平因素等近

端或远端因素进而影响共同养育［7，8］。

生命史理论认为，个体在发展中需要做出权衡（如交配—养育权衡），即通过合理分配资源以达到

最佳适应，这种权衡受童年环境尤其是不可预测的童年环境的影响［9］。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是指个体

童年生活环境变化的频率和严重程度［10］，在人类社会中，不可预测性通常由养育环境、父母情绪和行

为来索引［11］。环境不可预测性较高，例如频繁搬家，父母争吵、分居、离异，父母情绪不稳定等，都

代表着威胁以及获得情感资源的不可预测，同时意味着获得的积极养育较少［9］。这种不可预测性可以

负向预测个体成年后的养育投入［12］，即表现出养育投入的代际传递性［8］。斯泽普森沃尔（Szepsenwol）

等人通过追踪研究发现，母亲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共同养育行为（自我报告和行为观

察），这种影响不能用其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及当前关系质量来解释［7］。因此，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应

该能够预测成年后的共同养育。

大量文献表明童年环境在形成个体心理特征（如依恋取向和情绪化）方面的作用。例如，很多研究

发现了早期养育环境与儿童依恋表征的关联。研究发现，如果养育者在儿童需要时能提供敏感、可靠的

照顾，儿童通常会形成关于自我和他人的积极心理表征，这促进了安全依恋的发展；反之，如果养育者

在儿童需要时提供的是冷漠的、不可靠的照顾，儿童则会形成关于自我和他人的消极心理表征，这通常

导致不安全依恋［13］。那么童年环境是否能预测成年后的依恋表征呢。研究发现了这种可能性。前瞻性

纵向研究发现，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可以预测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的不安全依恋表征，这种影响是通过童

年较少的父母支持中介的［12，14］。另有研究者发现，成年后不安全的依恋表征部分源于童年低质量的照

料环境［15］。这些发现表明，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应该可以预测成年后不安全依恋表征。

根据生命史理论，童年生活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应该预示着情绪控制能力的减弱和关系质量的降低。

研究确实发现了早期环境与成年后关系质量的关联。比如，有研究发现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而非恶劣性

可以负向预测成年后的养育和关系质量［11］。虽然该研究没有直接发现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与婚姻质量

的关系，但由于婚姻质量本质上是一种人际关系，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应

该可以预测成年后的婚姻质量。

家庭系统理论的溢出假说认为，婚姻质量和共同养育之间存在溢出效应［16］。即婚姻质量和共同养

育正相关，婚姻中的积极和消极体验会溢出到共同养育中，使共同养育更加积极或消极。大量研究证实

了婚姻质量与共同养育之间的溢出效应。有研究者通过对 182 对双职工父母生产前、生产后 3 个月和 6

个月的追踪发现，产前报告的夫妻关系感知得分（婚姻质量的一个指标）能预测产后 3 个月时的共同养

育得分［17］。一项对养父母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相同的效应［18］。国内研究者基于父母个人层面的研究发现，

父亲的婚姻满意度稳定地预测了父亲的共同养育行为，母亲的婚姻满意度也同样对母亲的共同养育行为

具有稳定的预测效应［19］；基于家庭层面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卢富荣等人通过纵向研究发现婚

姻质量与共同养育不仅存在同时溢出效应，也存在滞后溢出效应，即婚姻质量不仅对共同养育产生即时

影响，也会产生长期、持久的影响［20］。因此，婚姻质量应该可以预测共同养育。

很多研究者探讨过成人依恋与婚姻质量的关系，总体而言，拥有安全型依恋（低焦虑、低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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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比非安全型依恋个体的婚姻质量更高。例如，何红娟研究发现，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与婚姻质量显

著负相关，且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均能显著负向预测婚姻质量［21］。老年人群众也有类似的证据［22］。所以，

成人依恋应该可以预测婚姻质量。

综合前文叙述可知，成人依恋和婚姻质量可能在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和共同养育间起中介作用。此

外，本研究发现共同养育在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上差异显著，因此，本研究在控制母亲受教育

程度和家庭年收入的基础上，探究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与共同养育的关系，以及成人依恋和婚姻质量在

其中的作用，试图了解共同养育的影响机制。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主要选取山东、江西、陕西、北京等地的母亲为研究对象，发放相关问卷，剔除无

效问卷后，有效问卷 492 份。

2.2  研究工具

2.2.1  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

采用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问卷［23］。共 8 个题目，采用 7 点计分，评分从 1“几乎总是不符合”到

7“几乎总是符合”，计算平均值，得分越高，表明童年环境越不稳定和不可预测。在本研究中，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3。

2.2.2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

采用布伦纳（Brennan）等人编制，李同归和加藤和生翻译修订的亲密关系经历量表［24，25］。共 36 个题，

包含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维度，每个维度 18 个题目。该量表中文版信效度良好，并得到广泛应用［25］。

采用 7 点计分，计算各维度均值，得分越高表示依恋回避或依恋焦虑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母亲在依

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82 和 0.896。

2.2.3  婚姻质量量表

采用诺顿（Norton）编制，侯娟和方晓义翻译修订的婚姻质量问卷［26，27］，旨在测量被试对婚姻关

系的总体评价和满意度。共 6 个题，前 5 题采用 7 点计分，从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第 6

题为 10 点计分，从 1“非常不幸福”到 10“非常幸福”。计算总分，分数越高代表婚姻质量越高。该

问卷是测量婚姻质量使用较多的一个工具，已有研究表明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0.956。

2.2.4  共同养育关系量表

采用费恩伯格（Feinberg）等人编制的共同养育关系量表［28］，共 35 个题，七个维度，分别是养育

一致性（４个题）、养育亲密（５个题）、矛盾暴露（５个题）、养育支持（６个题）、养育损害（６

个题）、养育认可（７个题）和劳动分工（２个题）。采用 7 点计分，将反向计分题及消极养育题目转

化后，计算条目均分，分数越高表示共同养育关系质量越高。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全面评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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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庭中的共同养育质量，是理想的在不同家庭环境中考察共同养育的量表［1］。在本研究中，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3。

2.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 29 进行数据处理。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再采用 PROCESS 程序进行中介效应

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问卷有 17 个因子特征根大于 1，且第一个因

子方差解释百分比为 23.307%，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因此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与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呈正相关，与婚姻质量和共同养育呈负相关；共同养育

与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呈负相关，与婚姻质量呈正相关；依恋焦虑、依恋回避与婚姻质量呈负相关，具

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N=492）

Table 1 Relevant matrix (N=492)

母亲 1 2 3 4
1. ELEU 2.14
2. 依恋焦虑 3.00 0.324***

3. 依恋回避 2.59 0.218*** 0.166***

4. 婚姻质量 35.90 -0.253*** -0.267*** -0.606***

5. 共同养育 5.13 -0.234*** -0.334*** -0.659*** 0.697***

注：*p<0.05，**p<0.01，***p<0.001；ELEU= 生命早期环境不可预测性；下同。

3.3  中介效应检验

3.3.1  依恋焦虑、婚姻质量在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和共同养育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控制人口学变量，对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依恋焦虑、婚姻质量和共同养育进行回归分析如表 2 所示。

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显著预测依恋焦虑（β =0.32，p<0.001）和共同养育（β =-0.23，p<0.001）；童年

环境不可预测性和依恋焦虑共同预测婚姻质量时，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β =-0.18，p<0.001）和依恋焦

虑（β =-0.20，p<0.001）均显著预测婚姻质量。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依恋焦虑和婚姻质量共同预测共

同养育时，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β =-0.02，p=0.54）不能显著预测共同养育，而依恋焦虑（β =-0.15，

p<0.001）和婚姻质量（β =0.64，p<0.001）可以显著预测共同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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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ULU、依恋焦虑、婚姻质量与共同养育的回归分析（N=492）

Table 2 ELEU, attachment anxiety, marital quality and co-parenting regression analysis (N=492)

变量
共同养育 依恋焦虑 婚姻质量 共同养育

β t β t β t β t
文化程度 0.09 1.88 0.01 0.14 0.02 0.41 0.08 2.28*

家庭收入 0.15 3.00** -0.06 -1.22 0.11 2.33* 0.06 1.62
ELEU -0.23 -5.29*** 0.32 7.54*** -0.18 -4.08*** -0.02 -0.62

依恋焦虑 -0.20 -4.42*** -0.15 -4.48***

婚姻质量 0.64 19.08***

R2 0.10 0.11 0.12 0.52
F 17.52*** 19.78*** 16.19*** 106.71***

采用 PROCESS 程序模型 6 对依恋焦虑和婚姻质量在童年环境和共同养育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依恋焦虑的单独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 =-0.04，se=0.01，95%CI=［-0.06，-0.02］）；婚姻质量的单独

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 =-0.09，se=0.02，95%CI=［-0.14，-0.04］）；依恋焦虑和婚姻质量的链式中介

效应显著（效应值 =-0.03，se=0.01，95%CI=［-0.05，-0.01］）。由于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对共同养育

的直接效应不显著（效应值 =-0.02，se=0.03，95%CI=［-0.07，0.03］）。所以，依恋焦虑和婚姻质量

具有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90.85%。

注：*p<0.5，**p<0.01，***p<0.001。

图 1  链式中介效应

Figure 1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3.3.2  依恋回避、婚姻质量在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和共同养育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控制人口学变量，对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依恋回避、婚姻质量和共同养育进行回归分析如表 3 所示；

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显著预测依恋回避（β =0.21，p<0.001）和共同养育（β =-0.23，p<0.001）；童年

环境不可预测性和依恋回避共同预测婚姻质量时，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β =-0.13，p<0.001）和依恋回

避（β =-0.58，p<0.001）均显著预测婚姻质量。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依恋回避和婚姻质量共同预测共

同养育时，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β =-0.04，p=0.22）不能显著预测共同养育，而依恋回避（β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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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和婚姻质量（β =0.46，p<0.001）可以显著预测共同养育。

表 3  EULU、依恋回避、婚姻质量与共同养育的回归分析（N=492）

Table 3 ELEU, attachment avoidance, marital quality and co-parenting regression analysis (N=492)

变量
共同养育 依恋回避 婚姻质量 共同养育

β t β t β t β t
文化程度 0.09 1.88 -0.11 -2.24* -0.05 -1.11 0.04 1.32
家庭收入 0.15 3.00** -0.12 -2.46** 0.06 1.36 0.05 1.36

ELEU -0.23 -5.29*** 0.21 4.89*** -0.13 -3.46*** -0.04 -1.24
依恋回避 -0.58 -15.49*** -0.36 -9.47***

婚姻质量 0.46 12.33***

R2 0.10 0.09 0.39 0.58
F 17.52*** 15.45*** 76.24*** 134.76***

采用 PROCESS 程序模型 6 对依恋回避和婚姻质量在童年环境和共同养育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依恋回避的单独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 =-0.06，se=0.01，95%CI=［-0.09，-0.03］）；婚姻质量的单独

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 =-0.04，se=0.02，95%CI=［-0.08，-0.02］）；依恋回避和婚姻质量的链式中介

效应显著（效应值 =-0.04，se=0.01，95%CI=［-0.06，-0.03］）。由于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对共同养育

的直接效应不显著（效应值 =-0.03，se=0.02，95%CI=［-0.07，0.02］）。所以，依恋回避和婚姻质量

具有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83.43%。

注：*p<0.5，**p<0.01，***p<0.001。

图 2  链式中介效应

Figure 2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4  讨论

生命史理论认为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是造成个体交配—养育权衡差异的主要原因，本研究采用问卷

法探索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与共同养育的关系，并探讨成人依恋和婚姻质量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童年

环境不可预测性与依恋焦虑、依恋回避显著正相关，与婚姻质量、共同养育显著负相关，成人依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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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焦虑、依恋回避）和婚姻质量在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和共同养育间起单独中介和链式中介作用。

4.1  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与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呈正相关，与婚姻质量、共同养育呈负相关，

与前人研究一致［8，29］。依恋理论认为，长期处于恶劣或不稳定环境的年幼儿童，会发展出一种自己不可爱、

周围人不可信的信念，从而产生一种消极的内部工作模式［3］，内部工作模式是持久的，并能对个体后期依

恋安全性产生重要影响［30］。生命史理论也认为，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因为预期养育回报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加上不可预测的环境通常也意味着资源稀缺，因此父母很难提供温暖、安全的养育，进而导致儿童的不安全

依恋，这通常也预示着成年后的不安全依恋表征。因此，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与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呈正相关。

婚姻质量可能与童年经历有关。研究发现，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通过童年低质量的养育支持、不安

全依恋表征和情绪控制困难预测了成年后的关系质量［11］。即童年生活在不可预测环境中的个体得到的

养育支持较少，因此形成了不安全依恋表征，这进一步削弱其情绪控制能力，而较差的情绪控制能力通

常意味着较差的关系质量。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显著负向预测婚姻质量。本研

究确实发现了童年环境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因此，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与婚姻质量呈负相关。

共同养育可能与童年经历有关。以往研究表明，童年经历不可预测环境的个体在成年后表现出更消

极的共同养育关系，而且在控制了早期及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8］。李微微等人也发

现母亲早期情感虐待水平越高，成年后的共同养育越消极，即童年情感虐待与共同养育呈显著负相关［3］。

因此，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与共同养育呈负相关。

不安全依恋与婚姻质量有关。拥有安全型依恋（低焦虑、低回避）的个体比非安全型依恋个体的婚

姻质量更高。依恋回避程度高的个体，自我独立性强，恐惧依恋和亲密关系，不愿意暴露自我和相信他人，

因此婚姻质量较低；依恋焦虑程度高的个体，总是担心被抛弃，担心配偶不在乎自己，过度需要他人认可，

因此婚姻质量也较低。因此，依恋焦虑、依恋回避与婚姻质量负相关。

不安全依恋与共同养育有关。大量研究表明，不安全成人依恋表征会对共同养育行为产生消极影

响［31］，拥有不安全内部工作模式的个体更可能存在冲突的、不一致的共同养育行为［32］。在一项针对

准父母（N=182）的追踪研究中，发现生产前准父亲和准母亲的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与产后三个月时的

共同养育显著负相关［17］。在一项检验青少年母亲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与共同养育关系的研究中，发现

回避程度较低的母亲对孩子的父亲更信任，也有着冲突较少、育儿联盟更强的共同养育关系，即依恋回

避显著负向预测共同养育［31］。在离婚群体中也发现依恋回避与共同养育的负相关关系，但未发现依恋

焦虑与共同养育的关联［32］。因此，不安全依恋与共同养育呈负相关。

婚姻质量与共同养育有关。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夫妻子系统、亲子子系统和父母子子系统是构成家

庭整体系统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影响个体发展［33］。而婚姻质量和共同养育

从属于不同家庭子系统，婚姻质量从属于夫妻子系统，共同养育从属于父母子子系统［20］。研究发现，

婚姻质量和共同养育之间存在溢出效应。即婚姻质量和共同养育呈正相关，婚姻中的积极和消极体验会

溢出到共同养育中，使共同养育更加积极或消极。因此，婚姻质量与共同养育呈正相关。

4.2  中介作用分析

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成人依恋（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和婚姻质量分别在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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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养育间起单独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说明童年环境可以通过成人依恋影响共同养育，也可以通过

婚姻质量影响共同养育，还可以通过成人依恋和婚姻质量的链式中介影响共同养育。共同养育生态模型

认为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作为远端因素可能通过个体因素如依恋，家庭水平因素如婚姻质量影响共同养

育［7］。很多研究发现了依恋表征的中介作用，以及婚姻质量对共同养育的影响。因此，成人依恋和婚

姻质量在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和共同养育间起中介作用。

5  结论

本研究可得如下结论：（1） 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和共同养育呈显著负相关，即童年环境不可预测

性越高，共同养育质量越低；（2）成人依恋（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在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和共同养

育间起中介作用；（3）婚姻质量在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和共同养育间起中介作用；（4）成人依恋（依

恋焦虑、依恋回避）和婚姻质量在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和共同养育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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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Unpredictability of Mother’s Childhood Environment 
on Co-parenting: Based on Life History Theory

Bo Mijiao Wang T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Abstract: Obj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history theor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mother’s childhood environment and co-parenting, and the role of adult attachment 
and marital quality in it. Methods: 492 married mothers with children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unpredictable childhood environment questionnaire, intimate relationship experience scale, marriage 
quality scale and common parenting scale. Results: (1)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childhood environment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co-parenting, attachment anxiety, attachment avoidance and marital quality  
(r=-0.234; r=0.324; r=0.218; r=-0.253, p<0.001); Attachment anxiety and attachment avoidance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arital quality (r=-0.267; r=-0.606,p<0.001), which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parenting (r=-0.334; r=-0.659, p<0.00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arital 
quality and co-parenting (r=0.697, p<0.001); (2) Adult attachment (attachment anxiety, attachment 
avoidance)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childhood environment and co-
parenting, with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values of -0.03 and-0.06; (3)The quality of marriage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childhood environment and co-parenting,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values are -0.10 and -0.05; (4)Adult attachment (attachment anxiety, attachment 
avoidance) and marital quality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childhood 
environment and co-parenting,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are -0.03 and -0.05. Conclusion: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mothers’ childhood environment affects the level of co-parenting, and this influence 
can be exerted through the independent intermediary and chain intermediary of adult attachment and 
marital quality respectively.
Key words: Unpredictability of childhood environment; Co-parenting; Adult attachment; Quality of 
marriage; Chain mediation


